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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MAGAZINE P》在踏入第二個年頭的主要方向—— Daily Luxury。我們把日常和奢華這兩

個看似相反的概念放在一起，最主要目的，是想喚起大家對這兩種事情的反思。對於一些奢華的東西，

我們是否應該更加爭取以日用品一般的看待？！而不是珍而重之的收藏起來，一年才拿出來撫摸三兩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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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馬可，始於2008年。那年中她接受巴黎高級定制服裝協會之邀，在這個一年兩度的 Haute Couture 

Week 裡展現她的構想，馬可為此系列起了一個名字：「奢侈的清貧」。我在網上看到她在 Palais Royal

露天廣場舉行了的服裝展片段，覺得一個中國人能在世上最頂級的服裝展裡，展示出一個回歸基本回

歸自然回歸農村但同樣注重手工的服裝系列，和高級定制服一貫追求的華麗奢華背道而馳，實在需要

極大的勇氣和超強的自信。 

 

於是我透過自己比較熟悉的毛繼鴻（馬可前夫，二人於 1996 年一起創辦例外服裝品牌）引薦，冒昧

拜訪馬可位於珠海的無用工作室。當時馬可已經離開了例外，創辦了屬於自己理想的無用（2006 年

開始），我還記得第一次踏進無用工作室，便被內裡空間的建築構想和衣物的生產陳設，所散發樸拙

的優美給震撼了，經歷了一次久違的文化震盪。 

 

那次和馬可聊天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她在述說自己對物質和精神的看法，簡單的看，物質的分享有限，

一件東西消耗掉了便是沒有了，但精神的分享便無限，一個人和一億人都能分享同一種精神，它不會

因為更多人分享而有半點分薄了，反而更有可能愈多人分享愈豐富。 

 

之後數年我有機會多次踏足珠海，見證著她把無用系列首發到倫敦 egg 店售賣，跟著是東京 ARTS 

&SCIENCE，然後是 2014 年秋天在北京開啟的無用生活空間。今年三月她專程來港出席香港知專設

計學院的論壇，我們再有機會聊天，感覺就像當初和她第一次聊天一樣，由始至終，從來沒變。就算

經歷了去年她替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設計衣服的 hype，馬可依然是馬可，她是那麼透明，但又因為

其人的低調自謙而那麼充滿 myth 的感覺。 

 

對此我的理解是，因為馬可從來想做的事情，都是承接了中國數千年來講究天人合一，和大自然呼應

的生活哲學，這些都是我們好像很容易明白，但卻又因為種種文明的衝擊而變得疏遠了。當然，還有

一點不容否認的是，面對大自然，人類通常都會抱著敬畏的心，覺得那是多麼遙遠而永遠不可全盤瞭

解的神秘國度。可恨的是，在人類試圖理解這個神秘國度的過程中，當中有部分人走火入魔，過度興

奮而變得自私自大，只顧眼前滿足和利益，結果走上了破壞之不歸路。 

 

而馬可就像一塊明澄清澈的鏡子，把這一切都看清看透，並敢於站出來，利用自己熟悉的媒介，和世

人分享她對生活和生命的價值觀。誠如去年十月號大陸《人物》刊物為她做了一個封面專訪時所起的

標題：「衣以載道」，喻示馬可希望透過衣服，向大家傳達一個以人為本、順應自然的處世哲學。 

今年三月我們有機會和她做了一個訪談，以下節錄一些她的談話，希望能讓大家更瞭解馬可的精神主

張，然後大家便會發覺，人類最能享受的奢華，其實早就在我們眼前，在我們身邊。我們從來富有，

現在卻窮得只剩下各種物質。所以最奢華的，其實便是能夠享受清貧時的那種無欲無求的精神狀態。 

 

 

 

 

 

 



【馬可答問】 

 

 

Magazine P：你一直也很關注中國文化的事情，在 2000 年初的時候，你有一個感悟，將你大多數的

衣服包包全部都送給人家，然後跑出農村考察，為什麼當時你突然之間有所感悟？ 

 

馬可：儘管我是從事設計，但就一直偏愛天然織物，我不喜歡用化學纖維或者毛皮動物性的物料，但

這好像是天性自發的，我從小喜歡自然跟動物，一直也有這個意識不去用這些東西。 

 

而真正對環保的關注大概是在 2000 年頭的時候，在我創建「無用」之前的幾年。那個時候，隨著對

國外訊息，包括那段時間看了很多環保的書，像《寂靜的春天》等幾本內容在環保的歷史非常著名、

影響非常大的書，看了之後很震撼。 

 

因為就是對西方來講，像美國，它的環保運動，都是產生於上一個世紀的 60-70 年代，所以那個時候

就突然意識到，這是那麼嚴重的事情，因為它真的威脅到人類的未來，不只是某個國家的利益，而是

全球人類的生態未來，但大家好像未有意識到。 

 

當時好像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這麼嚴重我們還這樣麻木。為什麼？因為西方國家經歷工業革命比

中國早很多，它們已經很充分嘗到工業大量生產所帶來對環境破壞以後的惡果，包括我們現在說倫敦

的霧霾，以前說霧都，他們已經相應的做出了很多的調整，然後才恢復到現在我們去西方看到的乾淨、

整齊這樣的城市環境。我當時就想，既然西方已經在 60、70 年代對工業化生產作出這樣的反思，並

且已經意識到這樣的危害性，其實中國都應該完全去避免重蹈覆轍，不要再付出這麼大的代價去給自

然療傷，不要去傷害它。 

 

但是整體的社會發展，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非常驚人的。我個人生長的這

個年代，剛好是中國社會高速變化的年代，我有一個單純的、物質非常簡單的童年，擁有讓我們可保

留作為中國人最基本的習慣，像閱讀的習慣。現在的孩子卻很難培養閱讀的習慣，好像一開始接觸的

都是電子產品，他們對紙質書籍已沒有感情，不像我們有種享受閱讀的習慣。我現在寫文章，也不習

慣敲電腦，也要找對紙找對筆，筆錯了就寫不出來。我相信你跟我一樣的，對著紙筆如果找到合適的，

就好像很流暢的寫出來。在我二十幾歲的時候，中國開始出現網路出現電腦，那時候我在大學，也開

始接觸這些科技的東西。但是因為之前有一個比較厚實一點的底子，不會被這些東西完全左右，我意

識到這些東西的局限性，它對人的想像力很大的扼殺。 

 

因為我是從閱讀開始，就是從文字的閱讀開始去瞭解這個社會。通過閱讀，它能讓你超越現實，現實

的空間是相當有限的，你能夠接觸到的人、看到的東西都是有限的，但你能通過閱讀去看到一個世界、

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還有裡面人類的共同美德，還有心靈的滋養，這個是閱讀給

我的。 

 

 

經歷了一個這麼劇烈的變革，到中國 80 年代末期，剛好是我的大學時代。那時候時尚剛剛從西方進

來，我可以說我成長的過程，剛好見證了西方時尚如何對中國的本土文化一種強烈的衝擊，我見證了



這個過程。之前包括我的童年時代，父母和我們還有周圍的人穿那種藍色灰色的衣服，綠色的幾個很

單調的顏色，還有很簡單的幾個不同的款式，到後來就出現服裝秀有表演，到 90 年代初期才開始出

現品牌，之前是沒有的，我經歷第一個品牌就是佐丹奴，92 年香港的品牌登陸廣州，當時很轟動，

推出那種優閑的運動裝等。在這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可看到時尚如何徹底的改變人的生活方式。改

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後面是如何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Magazine P：看著這樣的改變，你心裡有一點無奈的感覺？ 

 

馬可：可能是得益於童年時代開始閱讀，它培養了我一種獨立思考，我不會很容易隨波逐流，會看趨

勢怎樣就跟著走，我會保持一種比較清醒的、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去反思，我會去質疑這是好的嗎？西

方人這種流行的東西放在中國人身上穿，放在中國這種環境裡面，這是適合嗎？至少我是帶有一種懷

疑的態度去看待，而不是全盤的接納。 

 

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包括我個人思想上面的成長，從一開始所說的是，去探索人生的價值跟意義，最

開始從西方的閱讀，沒有找到答案，看西方哲學的書，我發現問題愈來愈多。我本來有兩個問題，然

後看了變得有五個問題，再看了更多去解決這些問題，變成有十個問題，結果天天掉在問題裡，難以

自拔，很痛苦。我完全迷失在西方的哲學體系裡，但是那個時候有很強烈的要找到本質的東西到底是

什麼，就有那種願望。所以後來，我還是回歸到中國一些傳統的經典書籍。然後我就發現最開始是西

方哲學，就是問題愈來愈多。後來回到中國書籍，就萬物歸一，所有問題其實在中國的思想體系裡，

就化繁為簡，愈來愈少。 

 

生命其實也沒有這麼複雜，其實人思考的過多，所以從那個時候，我就漸漸懂得怎麼樣更好的用心去

工作，而不是用頭腦。因為我覺得頭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障礙，因為我們太多思想太多想法，是一個

干擾，我們應該回復到對我們內心的一種探索，去聽聽我們內心的聲音，去尋找自己的定位跟方向。 

 

 

Magazine P：在你成長的背景當中，因為當時物質沒有現在的充裕，是不是小時候你玩的東西，也

激發你對手工藝的興趣？ 

 

馬可：我從小就有這個特點，我非常喜歡動手做東西。因為小的時候，像 70 年代出生的人，我們那

個時候幾乎家裡都沒有玩具，我們玩的東西都是在大自然，譬方說跳橡皮筋，我不知道香港像我這個

年齡或更早一些，喜歡丟沙包、踢口袋，跳繩、踢毽子，這都是很簡單，但是你能夠獲得很多的快樂。

家裡都是簡簡單單的，沒有很多的傢俱或者衣服，所以對我來說，就有一個強烈的對比，一個很單純

的童年還有一個變得愈來愈複雜的世界，所以這些變化都會讓我去思考，也包括自己思想上的，特別

是中國一些哲學對我的一些影響，我好像在中國哲學上慢慢觸摸到真正的真相跟本質，然後一切都豁

然開朗，經常有這樣一種感受。所以在這些感受上，我不得不承認我就是一個中國人，我的身體裡流

淌的血液，我的祖先給我的記憶，就是讓我這麼容易能夠吸收民族的文化。 

 

這些閱讀讓你感受是血脈相通的，你理解起來毫不費力，你馬上就知道它在說什麼，而不是西方哲學

給我的那種障礙跟迷悟，就是在裡面錯縱複雜的一種體系。所以在這一點，我也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給



我這麼強的自信，我發現它真的很適合自己，我對自己的祖先他們遺留的東西，發自內心的尊重，尊

重前人，讓自己受益匪淺。 

 

 

Magazine P：你去農村之前，我相信你之前也看過很多書籍，那你到了之後，有沒有做過對比，有

什麼不同？ 

 

馬可：我覺得你到過鄉下以後，收穫的不僅僅是手工，因為手工只是你生活在鄉村裡面的收穫之一，

因為它可能跟我在專業上有比較直接的關係，但是你收到的更多是整個人生的態度跟價值。因為我在

鄉村，我感覺有點像一個失憶的人去找回自己過去的記憶。因為很明顯的是，中國直接進入城市化的

一種發展不過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70 年代的時候是 10 億人口就有 8 億農民，那你就知道農民的比

例那麼大，所以都說中國人祖上三代都是農民，我們往前數三代沒有真正的城市人，以前的城市人口

是極少極少的，所以我們所有的人的祖先都來自於鄉村。 

 

我回到鄉村的時後（我從小是在城市裡長大的），我就感覺到什麼是真正的和諧自然，就是很接地氣

的生活。因為農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遵從自然的，他一年不是看時間幾號幾號，完全是看 24 節氣。

什麼時候該耕種，什麼時候收割，什麼時候做什麼事情，完全是根據農曆的節氣，然後每一年你都可

以看到什麼叫天人合一。 

 

以前在讀書的時候，你看到這個詞天人合一，但是你到了農村，你看他們怎麼生活，你才真正明白什

麼叫天人合一，他們跟自然之間的密切的關係，看天吃飯，我覺得真的是這樣。如果是天不太好，不

是風調雨順的，那你真的是顆粒無收，如果是風調雨順的，可能會有很大的豐收結很多的果實。我看

到他們對天地的一種敬畏與尊重，因為在農村有一個跟城市特別明顯的區別是，在城市裡，你看到人

和人的自我感覺是很大的，你會覺得我很重要、了不起、不得了，你很容易自我膨脹，你會覺得人類

很偉大，我們可以創造，我們無所不能。 

 

但是你到農村，你看到的是人類的渺小。你看到的是在這麼廣大的天地之間，人類的無助，你根本沒

可能去左右自然的力量。如果碰到什麼災禍或者什麼發洪水這些事情，人類是根本沒辦法去控制自然

的，所以那個時候，你會在更廣闊的世界裡，看到自己的局限和對天地的敬畏。我覺得這種敬畏，在

於人類，是我們談到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基礎。如果你是失去對天地的敬畏之心，那麼最終必走向

滅亡。因為這個就是在否定人類本身是自然的產物，你就是自然的孩子，但你反過頭來要控制它或者

是駕馭自然，因為人類很容易從科技的、高速的提高當中，找到一個虛幻的假像，誤以為自己無所不

能可以為所欲為，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農村的生活裡，讓我看見了人是如何順應自然。因為人類要生存必須學習順應自然尊重自然，

這是一個大前提，它能夠讓我意識到自我的渺小，或者是說我們生命裡太多的痛苦都是來自於自我的

束縛，因為你過於重視自我，你太過於自我為中心，其實這就是所有人痛苦的原因。在鄉村裡面，你

看到是完全不一樣的感受，這些都讓我開始思考，這個跟我的創作、設計的關係是什麼，因為這個會

徹底的改變你做任何事情的出發點，當這個出發點轉變以後，那麼你做的事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樣。 

 

 



Magazine P：那農民他們過的那種很簡單但開心的生活，也改變了你對生活價值的看法嗎？ 

 

馬可：會，因為我看到農民家裡沒有多少的財產，然後他們沒有什麼像城市人引以為傲的這些東西，

他們沒有高科技，也沒有所謂很名牌的，家裡所用的各種東西，都是非常基本的。但他們的生活，你

感覺他們很幸福，對比城市人的生活狀態，你就會發現雖然我們擁有的物質數量很多，但是我們擁有

物質的品質其實很低。 

 

舉個例子，同樣是糧食，我們吃的糧食是那種大面積的工業生產的，就是工業農業，以工業的方式機

械化耕種的收穫那種糧食，所以裡面，它已經變成糧食的工業品，但是我們看到在農村，是自己屋前

房後耕種的非常新鮮的食物，它不打化肥農藥，然後隨吃隨拿，你采下來的就是那個菜馬上洗就可以

做成菜就吃了。他們的米也是不打化肥農藥，所以他每年都會留出一塊地給自己來種糧食，然後那些

打了化肥農藥的都送都城市里。 

 

我們也不能責備他，因為什麼呢？商業競爭帶來了價格競爭，價格競爭中是什麼便宜什麼好賣，對嗎？

城市裡不就是這樣嗎？為什麼淘寶這麼火？就是因為便宜嘛。所以當大家都追求便宜的時候，我們都

知道有機的糧食，它本身的成本都昂貴，它怎麼可能兩塊錢三塊錢一斤呢？不可能的。它就是普通工

業糧食數倍的勞動，它的產量很低，所以說我們在追求便宜的時候，就大大的沒有空間給到有機農耕

的發展，因為你不願意支付這樣的價格給有機農耕，所以農民就說我就種便宜的囉，那就把這些便宜

的賣給城市人。這樣其實我們吃到的這些米各種蔬菜裡面都充滿了激素、化學的物質。然後包括我們

喝到的水等等各種各樣的東西，都是沒有辦法避免這個，所以城市人是最大的環境的受害者，只不過

是他只會表現在另外一方面，它會表現在你失去健康，對嗎？有多少人是亞健康，有多少人有職業病。 

醫院，我不知道香港的如何，大陸的醫院，家家爆滿，你要排很長的隊才看到病。為什麼呢？其實這

些都說明整個人的生態環境的遭破壞後，給人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力有多大。 

 

 

Magazine P：在農村考察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看到工藝在失傳中？  

 

馬可：很多。因為我們特別有感觸的就是，每一次去鄉下，就是同一個地方，（我們有時候會重複去

嘛，就是過一兩年會再去），我們第一次去的時候，他是一個中年人，那時候，他五六十歲，然後身

體還很健壯，然後再過幾年，我們又去了，他慢慢變成了一個老人，然後第三次、第四次，又隔幾年

再去的時候，他已經去世了，但是沒有人去學習去傳承他的技藝。 

 

如果你問到怎麼你的兒子不學呢？他就說我的兒子去哪裡哪裡打工，因為現在中國的農村，有一種看

到讓人很痛心的現狀，就是空殼農村，鄉村只剩下老人家孩子，然後所有的壯年全部都外出打工。你

看到大量的田地被荒廢在那裡，沒有壯丁耕田，你只能在田野裡看見老人在吃力地耕種，這些是我們

最近這些年經常看到的現象，然後很多農村變得破敗衰落，很多老房子空在那裡沒有人維修，因為很

多人整家都搬遷到城市裡去了，中國的城市化嘛，現在已經有 50%的城市人口，所以你就知道從一開

始的 8億人口，就是 80%的比例降低到 50%，這裡面有多少的農村在衰落，因為人走了，甚至我們也

在最近這幾年的考察當中，看到很多整個村落的消失，就是整個村落都是空的，一個人都沒有，可能

只有一兩隻貓或狗還不願意離開家的。 



因為村落也是像生態圈的生命體一樣，它需要有各種各樣很豐富的人員的構成，老人孩子，也要有婦

女，就是中國古代社會幾千年延續下來的男耕女織，但是現在慢慢的男人走了，然後女人走了，然後

孩子被留下，直到老人去世，然後小孩被父母接到城市裡了，慢慢的鄉村就沒有辦法構成一個完整的

機體，然後你就看到鄉村的衰落還有消失。 

 

我們看到這些，我都是很痛心的，因為農村的衰落，大家前一段時間在談論霧霾這件事情之前，更早

的就是在去年一個《轉基因》的事情，中國大陸主持人崔永元自費去美國拍攝了一個《轉基因》的紀

綠片，你就看到轉基因大量的（食物）湧入中國，它的確可以很大限度地提高產量，這個是過去的古

法農耕和古老的品種的糧食所不能相比的，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人可以預言轉基因給人類最

終帶來的災難性有多大，我們只能是感受到它一定是有問題的，但是那個問題有多嚴重，我們還不完

全知道，但這個很可怕。 

 

所以中國農業的衰落，轉基因有很大的影響，你就以為表面上我們好像獲得更多的食物和來源，但實

際上我們卻忽略了食物的品質和它對人類的健康的危害和人類繁殖的問題。 

 

中國最近幾年大都市所說的生殖問題的現象特別嚴重，就是二十幾歲年青的夫妻都很難生育，都需要

用醫學的方式去懷孕，所以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不再是我們想像的問題，而是我們可以真切的感受

到的──當我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以後，它威脅到人類種族的延續。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路可能剛

剛開始，還不知道它的未來有多麼的嚴重，所以我們看到的這種農村的衰落，它是真正的中國的一種

──因為不管怎樣，農業永遠是一個國家的基礎，對嘛？如果我們不解決吃的問題，你都不具備一個

健康的體魄，還有一個可以傳承的種族的話，那你又如何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呢？我覺得這個已經

是一個相當需要重視的問題。 

 

 

Magazine P：去年看到新聞說，印度某個地方網路播放這個《轉基因》，他們都找回老種子再種植，

所以也反映這個問題很嚴重。你在貴州亦開了一個基地，可以分享一下嗎？ 

 

馬可：那是一個手工藝的基地。因為從無用的觀點，我並不提倡從農村裡把大量的手工藝人帶回到城

市裡去轉化為城市人口，本身我是認為中國的農村的保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它是我們整個社會的

健康發展的很重要根基和基礎，它也是我們的文明和傳統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就等於說它是我們

祖先留下來的東西，而現代城市的生活方式並不是我們的，它只是中國受西方影響下的一個所模仿的

版本，它並不是來自我們的根源，而且到底城市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適合人類呢？我們看到很多城市的

人都很壓抑，都有心理問題，對嘛？前兩天不是看到德國那個墜機的新聞，當機師有心理問題的時候，

他造成的災難有多大。我也的確感覺到這個時代在呼喚真正適合人類的生活方式，人類在都市里生活

的一種痛苦跟代價，譬方說，我經常感覺到生活在北京的一種代價，因為你要忍受霧霾天，你沒有辦

法封閉空氣，你不可能把自己關在家裡永遠都不出門。 

 

 

Magazine P：所以你的想法很好，可以定一個地方讓他們靠近他的家鄉。 

馬可：這個只是前期的去嘗試跟研究的階段，可能是會再開多一點。但未來的方向一定是，我們會深

入農村去接近他們，然後讓他們可以回歸他們的鄉土，去讓他們延續以前的生活方式。 



而且我現在還看到另外一種趨勢，可能這種趨勢甚至會走在剛剛所說的農民返鄉之前，就是說我們看

到很多城市的知識份子，或一些受高等教育的人，他們開始回到農村，他們放下高薪的工作還有都市

的繁華跟物質的財富，然後以自己兩手空空回到田野，已經是成年人，從零開始學習去耕種，我不知

道在香港⋯ 

 

 

Magazine P：在臺北、日本也特別多。 

 

馬可：在城市裡的生活已經超過了人性所能承受的範圍，所以必然會出現更多的人回歸，我一直認為

田園生活才是真正的人性化的生活方式，它會讓你適應自然的節奏，跟大自然保持同樣的節拍。你的

生活是感覺很舒適的，因為你會跟著自然，太陽出來你就出來勞動，然後太陽下去你就會休養生息。 

 

 

Magazine P：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你還是要有 wifi 的，所以他們才會去，因為這是一個過

渡的階段，不然會跟外界斷絕了溝通。 

 

馬可：你不能說斷絕外界的溝通，但在農村的環境，你是比較節制，你不會像生活在城市裡那麼倚賴

這些東西，或者說你拿得起放得下，但是你在城市裡，你是拿得起放不下，你沒辦法放下，你想放下，

周圍的環境都迫著你不給你放下，因為有很多人要找你，你要答覆這個答覆那個，你不可能說我寫封

信寄給你吧？人家說你快點，一分鐘要回我一個郵件，你半分鐘要回我一個微信，所以在這種環境你

是沒有辦法放下的，但在鄉村你可以，你種田或者你在染色（為自己織造的布料）的時候，你不會拿

著手機不斷的回，像我做創作、設計的時候，我肯定要把手機關掉，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另外一個房間，

不喜歡被打斷。 

 

 

Magazine P：看無用網站的年表，去年你還是註冊無用品牌文化有限公司，這是把無用當作一個品

牌去做嗎？ 

 

馬可：不是。我們最早的註冊是在 2009 年，那時候開始註冊的是一個公益組織，因為在中國大陸的

法律叫非企業單位，它是屬於民辦非營利企業，其實是有公益性質的，因為我本身做無用嘛，就是致

力中國手工藝的保護跟傳承，沒有工業色彩又沒有商業的目的，最初開始註冊的是公益。 

但是後來發覺我當時腦袋比較簡單，不太懂這個法規跟政策。然後到 2012 年，我開始籌備無用尋找

地方，覺得我們差不多籌備好可以開了，這個時候我去諮詢才發現，其實在中國目前的法律民辦非企

業單位是不可以做任何銷售的，是有這個規定的。只有你是這種屬性的，你只能接受社會的捐助或者

是企業的捐助，這個對我來說是沒辦法接受的，因為本身無用就是要通過手工藝的再次創新使更多的

人受益，一方面是使城市的人受益，另一方面可以支援到偏遠地區的手工藝人一些農民改善他們的生

活，所以我們怎能不銷售呢？就這樣很無奈的情況下，只能做工商註冊。 

 

 



Magazine P：在北京的無用生活空間，看到喜歡的東西，要有耐性，你不是馬上可以拿走，因為每

件衣服都有一個出生的證明，可能要等幾個月，讓你們從棉絲紡織成衣服，是不是喜歡你的人都要

有這個耐性的？ 

 

馬可：有的人會接受的，有的人也覺得等待是甜蜜的，但是也有的人不接受。一般要等兩個月，每個

不同的東西等待的時間也不一樣，快一點的可能一兩個月，慢的可能三四個月，因為取決於裡面工藝

的複雜性，可能有些繡花的真的要等半年才可以做得到。 

 

回想當年做品牌的想法，我看到時尚的銷售方式，你看到各個品牌的庫存是非常可怕的，積壓了大量

的庫存，其實是很難賣掉的，或者是通過季末的打折再把它消化掉，其實這個是很不環保的行為，它

畢竟是那麼多的自然資源，就閑在那裡，沒有人需要它，所以無用就從這個角度去考慮，每一件服裝

的製作都應該是負責任的，都應該是因需而造，而不是因為我把它造出來了我再來賣。製作每一件衣

服的時候，我們都應該知道未來是哪一個人會穿上它。 

 

 

Magazine P：好的東西很耐穿，可以跟你一生一世。 

 

馬可：因為我想所有的無用出品，我們都是本著一種盡可能去延長這個物件的實用壽命，就剛好跟時

尚相反，因為時尚是希望你更快的，最好是穿一季的就不再穿好買新的，但我們卻希望一件衣服可以

穿上十年二十年，對不對？然後家居用品甚至用上五十年、八十年、一百年，我們希望一件東西可以

代代相傳，不但是這一代可以使用，然後它的品質可以好到足夠他的子女或者下一代可以穿上。就像

我們家裡可能會或多或少有幾樣東西，是來自于你爺爺奶奶留下來的東西，你對它的感情就完全不一

樣。我覺得為什麼我們生活裡很多的這種物件，也包括衣服，我們不可以讓我們的後代繼續用下去，

如果是這樣可以大家傳承的話，我們對地球的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是可以降到最低的一個程度嗎？！ 

 

 

Magazine P：那你會鼓勵你們的顧客去縫補他們的衣服嗎？ 

 

馬可：會呀，衣服畢竟不是鋼鐵、金屬，它肯定是有一些磨損，也會有時候不小心會鉤壞，我們在無

用的價值觀裡，縫縫補補是勤儉持家，是中國人最基本的美德，但是現在已經很少聽到了。包括我自

己穿衣服，也是會縫縫補補的，除非它已經破爛到實在不能縫補的程度才會放棄，否則的話，就應該

一直延續下去，而且從我剛剛在講座上放給你們看的《吾土吾民》展覽裡的那些農民，他們的衣服上

經過歲月的縫補，那個衣服會變得很動人，你不會覺得它是醜陋的或者是很寒酸的，我覺得它很美，

而且它的美甚至是超過太多太多的職業藝術家的作品或者是高檔時裝帶來的感動。 

 

 

Magazine P：會在北京無用生活空間，舉辦一些工作坊教授縫補工作嗎？ 

 

馬可：還沒有開始，但是蠻有這種期待。之前也有類似的想法，但現在的人都很忙，因為做手工真是

要能夠放下來的，好像現在除了家庭主婦，一些完全不上班的人以外，很難能找到忙碌在職場而有足

夠閒置時間的人，因為它需要那種比較輕鬆的心態才能學習手工東西。 



Magazine P：看珠海無用工作室的短片中做服裝的過程，我們覺得非常的感動，感謝你讓我們去反

思什麼是正常的速度，可能工業化之後，我們以為什麼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並不是。 

 

馬可：是的，你說這句話我特別高興。我記得我以前看過一本書，裡面有一段話給我印象很深刻，「什

麼是速度？」然後就是一個老人問年青人，年青人說速度就是弓箭在弦上離開，射向遠方，那是速度；

速度就是火車從田野上一䁜而過；速度就是我們高科技的那種，我們經常在城市裡能看到。然後老人

說，不是，這並不是真正的速度。什麼是真正的速度？然後老人回答：「速度，就是一片葉子從樹上

泛泛飄落；速度，就是一棵小草從地下慢慢的長起來；速度，就是一棵大樹從一顆種子經過幾百年能

夠長成一棵大樹，這才是速度。」 

 

我用這段話來回應你剛才所說的什麼是正常的速度？這是自然的速度，我們每個人要用二十年才能從

一個嬰兒長成一個成年人，我們要用四十年才能讓成人變成老人，我們生命裡已經到處在體現什麼是

速度，因為我們非常聰明的大腦製造出來了很多的高科技，然後最後讓我們的心靈跟不上科技的發

展，變成這種高速度下感受到心靈的痛苦，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感受，我是覺得生活在現代的

這個時代的人們其實是蠻痛苦的，因為你的心靈跟不上，我們的大腦製造出來的各種各樣的訊息及工

具的速度，它會讓你變得非常疲於奔命的去做各種事情，然後你根本沒有時間去想去安靜下來去沉

澱，所以那些時間、那些所說的心靈的成長，它是需要自然的速度，必須在自然的節奏裡，你才能夠

獲得這樣的智慧。為什麼現在速度很快，但智慧很少？有沒有發現人類愈來愈麻木？愈來愈缺少智

慧？愈來愈缺少分辨力？所以我想我們已到了一個必須要反省的時代，必須去改變的時代。 

 

我給大家舉一個例子，我從小就喜歡坐火車，就是幾歲的時候，最早是去到每年暑假寒假，我媽媽都

會帶我到外婆家裡，然後坐幾個小時的火車。那個時候，坐在中國的那種慢火車，就轟轟轟⋯⋯搖搖

晃晃，你能聽到很大的聲響，那時候還是煤作為動力的火車，你就看著窗外的風光一路的景色，山呀

河流的，你會覺得很開心，因為像是欣賞風光的感覺。然後後來，慢慢的火車加速了，變成 100 多碼，

你就看到像我們平時開車的速度，颼颼颼過去。然後，有了高鐵 300 多碼，我什麼都看不到。因為所

有的東西都是一閃而過，如果你盯著看一會兒，你會覺得很難受的，因為它速度太快了，你眼睛來不

及反應，你不可能享受它。 

 

我很懷念那種 60 碼速度的火車，以前的火車，你什麼都看得到，田園上的風光，甚至於一隻小狗跑

過田園都能看到，但是現在 300 多，這個速度，你什麼都看不到，你只知道我從 A到了 B，這麼簡單，

瞬間可以達到，所以我會問我們得到了什麼失去了什麼，這種代價是不是值得，至少我們會反思。 

 

 

Magazine P：另一點我們剛才看到視頻的就是，你們在工作室裡面掛著兩個字─ ─ 「用心」，我覺

得這個也代表了你們的精神，因為你們做那麼精細的東西，如果你沒有用心的話，是做不了的，最

簡單就是一分神的話，你指頭就破了。 

 

馬可：針法是很容易做錯的，因為我自己也有做手工嘛，有的時候也會自己去練一下。在做手工的時

候，它就是你內心的寫照，你精神很分散，你手上的針線馬上就彎彎扭扭，一下就看出來，但如果你

心無雜念，氣定神閑，那你縫出來的針腳就是非常的有節奏，很有韻律。 



平時如果你寫原子筆，你可能沒有這樣的感受，但如果你換了毛筆，你就知道了。因為它很敏銳，中

國的過去像水墨，它都很敏銳，非常敏感的東西，就是水分跟紙的這種關係，或者你的墨的濃淡，你

的力度的大小，我們在那個時代全部的書寫都是以毛筆為主，你就知道那多顯露一個人的氣息，如果

你的精神很煩燥或者心情很不好，那你的字體上面是完全顯露出來的，跟你的狀態完全一致，所以它

是我們內心的延伸。 

 

但是工業生產就沒有關係了，因為只要按幾個按鈕，剩下全部都是設備的事情，這是機器的嘛，所以

它其實沒有人性的東西參與在裡面，為什麼手工的東西那麼生動，對我們那麼大的吸引力，因為我在

裡面看到每一個人的生命及每一個人的生靈的狀態的寫照，它每一件都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它最生動

和最有靈性的原因。 

 

 

Magazine P：去年你幫林懷民的《白水‧微塵》做了舞臺服裝設計，微塵部分的咖啡色舞衣，讓人

感受到衣服也有它的力量在裡面，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馬可：所有的創作都會反映你的內心，因為那個是跟林老師的合作，我也會去尊重他對其作品的想法，

譬如說他在「白水」裡面，他體現的是一種很輕柔很飄逸的感覺，但是在「微塵」卻是一種痛苦的掙

扎，一種糾結的力量的東西。其實可以看到不同的材質不同的衣服結構，它都會對衣服最終的呈現帶

來一種情緒上面的感染力，這個就是能夠幫到他的藝術作品達到的（目標）。 

 

 

Magazine P：那你覺得自己做的是不是藝術品呢？ 

 

馬可：我從來不去想，我是設計師還是藝術家還是什麼，因為經常會有人問這個問題，或者是你在創

作什麼東西，其實這就是我剛才講過的目的，我覺得最好的創作動機就是無目的的創作，就好比說我

跟林懷民合作的時候，他把音樂帶給我，因為音樂可以帶給我很多的想像力，它基本上決定了這個作

品的重量，它是輕的，還是重的；是深沉的，還是輕柔的；緩慢的，還是激烈的，它都有很多的節奏

跟情緒在裡面，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訊息讓我想像的空間，所以我覺得只要你去感受它就行了。創作，

就是感受的呈現，我從來沒有想去表現什麼，因為一旦你帶來目的，你的創作就不再單純；一旦不單

純的創作，就喪失了最動人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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